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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非洲难民危机是一场人类悲剧， 其中最严重的难民问题

在非洲之角。 冷战结束以来， 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 连绵不

断的干旱、 洪水等气候灾害，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 加剧了

非洲之角难民形势恶化，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规模连年扩大。 非洲之角

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贫困与通货膨胀高企， 严重制约了地区

和平建设与安全局势恢复， 抑制了地区内各国解决难民问题的能力。 从

国际、 地区和国家层面来看， 破解非洲之角难民治理困境依然面临诸多

挑战。 非洲之角国家需积极响应全球安全倡议，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

题为应对途径， 尽早实现非盟 ２０３０ 年 “消弭枪声” 目标， 结束地区武

装冲突， 为民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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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角①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 扼守曼德海峡， 既是非洲大陆面向印度洋

的门户， 又是深入非洲腹地的桥头堡， 其地理位置和战略重要性十分显著。② 长

期以来， 受地缘政治影响， 非洲之角始终面临安全、 发展和治理的三重挑战， 而

难民问题是非洲之角应对三重挑战的典型代表。 历史上， 非洲之角曾多次爆发难

民潮； 冷战结束后， 非洲之角更是成为非洲大陆主要的难民输出地和收容地。 由

于难民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 非洲之角始终无法破解难民治理困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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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非洲之角指广义的 “大非洲之角”， 包括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吉布提、 索马
里、 苏丹、 南苏丹、 肯尼亚和乌干达， 这也是非洲联盟和非洲之角次区域组织 “政府间
发展组织” （ ＩＧＡＤ， 简称 “伊加特”） 所采纳的定义。
张梦颖： 《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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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极端天气造成严重干旱及周期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该地区陷入旷日持久的人道

主义危机。 由此， 本文以非洲之角难民问题为研究对象， 梳理难民问题的现状与

根源， 探析难民问题产生的安全隐患与深层影响， 以及国际、 地区和国家层面的

应对措施， 为进一步破解非洲之角的难民治理困境， 推动区域和平建设提供理论

支持。

难民问题的现状和根源

非洲之角国家是非洲大陆主要的难民输出国和收容国。 受武装冲突、 气候变

化、 粮食安全与其他突发因素影响，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日益严峻。 除国内流离失

所以外， 难民的跨境流动也十分强劲， 增加了难民问题的治理难度。

（一）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的现状

根据 １９５１ 年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的定义， 难民主要指因迫害、
战争或暴力而被迫逃离本国的人。① １９６７ 年生效的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

书》， 扩大了难民定义的适用范围， 即从特指欧洲的政治难民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的政治难民。② 随着全球难民问题日趋复杂化， 学术界有关难民定义过窄、 难民

定义需要适时扩展的讨论日益增多。③ 本文在此不予具体讨论， 而是采纳学界对

难民的广义定义， 既包括狭义难民或跨境流离失所者， 也包括寻求庇护者和国内

流离失所者等联合国难民署关切人群。④

联合国难民署 《２０２１ 年全球趋势报告》 显示， 非洲之角是联合国难民署关

切人群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数量最多的地区。 冷战期

间，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就已十分严峻， 特别是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严

重饥荒， 使 ４０ 万人沦为难民、 ２５０ 万人流离失所。 冷战结束后， 武装冲突与恐

怖主义、 洪水与干旱等极端天气严重破坏了非洲之角普通民众的基本生计， 造成

该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 例如， 索马里内战导致该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严重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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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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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涉及难民界定、 难民权利及收容国政府对难民的义务， 并界定了
不符合难民地位的某些类别或人员 （如战犯）。 但在当时，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仅限
于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治难民。 因此， 该公约关于的难民定义存在局限性。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ｏｒｇ ／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ｆａｃｔｓ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ａ －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５］ ．
参见谢垚琪： 《联合国难民署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困境与出路》， 《武大国际法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６—７７ 页。
有关学界对难民的定义和分类， 参见宋全成： 《动荡与冲突中全球难民治理的困境与前
景》，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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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并经历数次难民潮。① 近年来， 受国际格局快速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

因素影响， 非洲之角的难民规模不断扩大， 难民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危机， 越来越

多的民众选择向周边地区迁徙。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 东部非洲、 非洲之角和大湖

地区总共约有 ４９０ 万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１２００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③ ２０２２ 年初，
除了部分数据缺失和更新滞后以外，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非洲之角的难民与寻求

庇护者、 国内流离失所者分别达到 ４５２ 万人和 １２５３ 万人 （参见表 １）， 已经接近

或超过 ２０２１ 年底东部非洲、 非洲之角和大湖地区相对应数值的总和。 可见， 非

洲之角的难民数量正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表 １　 ２０２２ 年初非洲之角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国内流离失所者估计数量 （单位： 人）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国内流离失所者

乌干达 １５５３０６３ －

苏丹 １１３５８１１ ３０３６５９３

埃塞俄比亚 ８６４９５８ ４５０９０８１

肯尼亚 ５５０８１７ －

南苏丹 ３４７５７０ ２０１７２３６

吉布提 ３５３５７ －

索马里 ３２９６１ ２９６７５００

厄立特里亚 １３０ －

总估值 ４５２０６６７ １２５３０４１０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整理而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ｂｅｈａｇｌ［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７］。④

（二） 武装冲突是难民问题主要的驱动因素

非洲之角长期局势不稳， 武装冲突频发。 仅冷战结束以来， 非洲之角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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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毕健康、 陈丽蓉： 《索马里难民治理的困局及出路》，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６ 期， 第５１ 页。
Ｐｈｉｌｉｐ Ｖｅｒｗｉｍｐ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 Ｍａｙｓｔａｄｔ，“Ｆｏｒｃｅ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ｐ. 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ＵＮＨＣ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ｏ Ｆｌｅ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ｐｐ. ８２ － ８３，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 ／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７］ ．
数据说明：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一栏， 各国数据收录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国内流
离失所者” 一栏， 苏丹和索马里数据收录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南苏丹数据收录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埃塞俄比亚数据收录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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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就超过 ２００ 起。① 历史上， 非洲之角曾因武装冲突爆发多次难民潮， 例

如苏丹内战、 乌干达内战和欧加登战争均导致严重的难民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非洲之角安全局势整体向好， 但武装冲突仍时有发生， 特别是埃塞俄比亚提格雷

冲突至今悬而未决， 非洲之角新一轮难民潮再次涌现。
在南苏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内战爆发至今， 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陷入严重的

人道主义危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在伊加特的支持下， 冲突各方签署了 《解决南苏

丹冲突协议》， 给国家安全与稳定带来希望， 但是低烈度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导

致南苏丹依然面临非洲大陆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随着南苏丹安全局势趋于好转，
当初逃往邻国的南苏丹难民选择踏上回家的道路。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以来， 已有超

过 ６３ 万南苏丹难民从埃塞俄比亚、 苏丹和乌干达自愿回国。 由于南苏丹应对难

民问题的资金严重不足， 不得不削减难民的粮食配给， 国际组织和人道主义救援

也难以应对南苏丹境内不断增加的难民数量。
在埃塞俄比亚， 提格雷冲突导致难民问题再现。 提格雷冲突爆发前， 埃塞俄

比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各州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性暴力事件激增， 造成国内

流离失所人员快速增长。 仅 ２０１８ 年， 埃塞俄比亚就有 ３００ 万人受到暴力威胁不

得不离开家园。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因不满联邦政府无限期推迟选举时间， 埃塞俄比

亚提格雷州单方面举行选举， 导致联邦政府与提格雷州之间爆发激烈的武装冲

突。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埃塞俄比亚约有 １７０ 万人因提格雷冲突沦为难民， 成为世

界第三大难民来源国， 仅次于刚果 （金） 和叙利亚。 ２０２１ 年， 提格雷冲突使

２５００ 万埃塞俄比亚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② 截至目前， 提格雷冲突仍未停止，
埃塞俄比亚包容性全国对话能否成功举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此期间， 埃塞俄

比亚难民危机仍亟待国际社会共同解决。

（三）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与其他突发因素探源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是造成民众被迫迁徙的重要因素。 非洲

之角各国人口合计超过 ２. ７ 亿人， 其中约 ８０％的人口依赖农业生产， 因此更容易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加速干旱、 荒漠化、 土壤盐碱化程度， 导致地

下水水位下降、 海平面上升， 直接威胁当地农业和粮食生产， 以及民众的基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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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Ｄｒａｇｓｂａｅｋ Ｓｃｈｍｉｄｔ，Ｌｅａｈ Ｋｉｍａｔｈ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ｍｏｎｄｉ Ｏｗｉｓｏ （ ｅｄ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ｒｅｎｄ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ｐ. １７.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ｏｐ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３ ／ ｃｂ８８９３ｅｎ ／ ｃｂ８８９３ｅｎ. ｐｄｆ［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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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最终造成民众流离失所。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相关报告显示，
在过去 ６０ 多年中， 受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影响， 非洲大陆的粮食产量和生

产率大幅下降。① 在非洲之角， 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连年增加， 破坏程度也越来

越大。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非洲之角干旱频率从每 ６ 年一次增至每 ３ 年一次， 每轮

干旱都造成数百万人处于饥荒边缘， 从而导致国内流离失所者数量增加。② 目

前， 非洲之角正遭遇严重干旱，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索马里等国连续 ４ 个雨季

降水量未达到平均值。 预计 ２０２２ 年苏丹、 南苏丹、 索马里等国的干旱频率、 持

续时间和强度都将增加， 肯尼亚、 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的干旱频率或将维持现有

水平。③ 除了干旱， ２０１９ 年非洲之角还惨遭洪灾和沙漠蝗灾， 南苏丹、 埃塞俄比

亚等国约有 １１０ 万人被迫迁徙。
粮食安全问题与武装冲突交织是流离失所者被迫迁徙的重要原因。 根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的划分， 除吉布提以外， 非洲之角国家都属于低收入缺粮国家， 这意

味着非洲之角相较于其他非洲地区更容易遭受粮食安全问题的冲击。④ 相关数据

显示，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至 ５ 月， 全球共计 ２０ 个饥饿热点国家 （即粮食不安全状况最

严重的国家）， 非洲之角就占 ５ 个。⑤ 其中， 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是处于最高警

戒级别的饥饿热点国家，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采取针对性的人道主义救援。⑥ 在南

苏丹， 受山洪暴发影响， 有超过 １６０ 万人因粮食减产和大规模洪涝灾害而失去家

园。⑦ 在埃塞俄比亚， 受极端干旱影响， 约有 １２８０ 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 尤

其是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索马里州， 有 ３９０ 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 而受提格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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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影响的饥饿人群也达到 ５２０ 万人。① 据估计， 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 埃塞俄比亚饥饿

人群将达到 ７２０ 万人， 肯尼亚将有 ５０ 万人处于紧急饥饿水平， 索马里也将遭受

饥荒风险。②

另外，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非洲之角粮食安全问题的风险

级别， 大批民众不得不选择向外迁徙以寻求生存物资。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等受

干旱影响严重的非洲之角国家， 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 新冠肺

炎疫情和俄乌冲突造成全球粮食价格、 化肥价格和通货膨胀高企， 间接引发非洲

之角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目前， 约 ７０％的非洲之角难民正面临粮食短缺问题，
亟待国际社会拿出解决方案。 如果不彻底改变非洲之角粮食不安全状况， 就很难

在非洲之角建立可持续和平， 而消除该地区民众流离失所状况的可能性就更加微

乎其微。

难民问题的影响与冲击

难民问题给非洲之角带来了一系列冲击， 不仅加重了地区安置负担、 加剧了

地区武装冲突、 导致恐怖主义向周边国家扩散， 还催生出人口走私与贩卖等犯罪

行为， 这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地区局势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一） 难民收容国面临两难境地： 难民安置重负与西方资助有限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承担了收容地区难民的责任， 为难民提供

资源和安身之处， 但是难民安置也给这些收容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矛

盾。 非洲之角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除肯尼亚以外， 其他国家都属于世界最不

发达国家， 但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苏丹和乌干达却是非洲难民营最多的国家。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该国是联合国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参与国， 其开放

的庇护政策为厄立特里亚、 索马里、 苏丹和南苏丹约 １２０ 万难民和大量国内流离

失所者提供帮助。 在国际援助下， 埃塞俄比亚共建有 ２６ 个难民营， 但落后的基

础设施无力保障难民营的基本需求。 该国难民营正面临饮用水和电力缺乏、 粮食

不安全、 儿童营养不良、 传染病感染风险高、 医疗资源匮乏等严峻挑战。③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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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埃塞俄比亚政治危机也使该国从难民收容国向难民来源国转化， 增加了周边

国家的难民问题负担。 提格雷冲突已导致 ５. ６ 万名难民越过边境逃往苏丹， 现在

苏丹乌姆拉库巴难民营已接近满员， 苏丹政府又开放了图纳德巴难民营来安置提

格雷难民， 但其负担能力越来越有限。①

非洲之角难民收容问题陷入困境， 显示出西方发达国家逃避国际义务、 推卸

国际责任。 目前， 大多数非洲之角难民面临着严重贫困和营养不良， 需要接受国

际人道主义援助， 但国际社会流向该地区的援助资金和资源却存在巨大缺口。 从

全球范围来看， 难民流动主要呈现南南流动而非南北流动的趋势。② ２０２０ 年世界

经济论坛的数据显示， 土耳其、 哥伦比亚、 巴基斯坦、 乌干达、 德国、 苏丹、 伊

朗、 黎巴嫩、 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是全球十大难民收容国。 其中， 位于非洲之

角的乌干达、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收容了高达 ３２３ 万难民。③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

也指出， 中等和低收入国家收容了世界上 ４０％ 的难民， 而西方发达国家收容的

难民数量仅占 １７％ 。④ 这说明大多数难民生活在中等和低收入国家， 而西方发达

国家并没有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
尽管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了难民援助政策和难民安置目标， 但从未如期兑

现诺言， 反映出它们对难民收容问题的虚伪性。 例如， 美国拜登政府突破了特朗

普政府设置的难民安置上限， 并决定在 ２０２２ 财年将难民安置目标增加至 １２. ５ 万

人。⑤ 但历届美国政府只是将非洲之角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并未真正履行

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曾多次拒绝支持非洲之角的难民安置工作， 并要求肯尼亚政

府关闭位于肯尼亚和索马里边界的达达布难民营。 另外， 欧洲国家也多次提高难

民安置目标， 但实际安置人数却远远落后。 非洲之角难民曾试图通过乘坐拥挤的

游艇、 小船前往欧洲国家寻找避难所， 却遭到它们的残酷拒绝和驱逐， 造成一些

难民溺水身亡。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英国政府计划将来自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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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等国的 “非法” 入境寻求庇护者遣送至卢旺达， 以减少本国难民管理负担。
此举严重违背了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和精神， 受到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的强烈

谴责。

（二） 加剧地区冲突的难民双向流动： 在来源国与收容国之间

非洲之角国家是非洲大陆主要的难民输出国和收容国， 其跨境流动性十分强

劲， 给地区边境和难民管理造成很大难度。 由于资源匮乏， 难民与收容地居民之

间往往因争夺土地、 水源、 树木等资源爆发冲突， 造成社区间冲突向难民问题安

全化转变。 大量难民涌入迫使收容国在安全、 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 但难民

营往往建在收容国较贫穷的地区， 难民营接收的国际救济也往往超过国际社会或

当地政府对周边社区的援助， 这造成双方之间暴力冲突不断。 例如， 联合国难民

署在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修建了水龙头和水泵， 但随着难民数量上升， 一些新增

难民仍愿意到周边社区所在的塔拉克河打水， 从而引发多起争夺水资源的暴力冲

突。 肯尼亚政府还将一些传统社区居民驱逐， 让难民建造避难所、 放牧和种植庄

稼， 造成当地社区与难民之间的仇恨和冲突。① 另外， 原籍国持续的武装冲突和

无望的和平进程也助长了难民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而难民问题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又对收容国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 例如， 大批索马里和南苏丹难民长期困在

收容国而无法寻求自愿遣返的机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南苏丹马班难民营爆发激烈

冲突， 造成数十人伤亡， 临时性基础设施被烧毁和洗劫。②

除了向收容国流出以外， 越来越多的难民正在返回来源国或原籍国。 近年

来， 非洲之角难民在来源国与收容国之间双向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 规模不断扩

大 （参见表 ２）。 难民重返问题处理不当亦加剧难民与来源国之间的矛盾。 难民

大量返回其来源国通常被认为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标志， 然而遣返难民却面临一

系列挑战， 包括无国籍问题、 限制行动和定居自由、 就业机会有限和歧视， 只允

许难民作为临时客人入境的法律、 缺乏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 缺乏土地和财产等

所有权。③ 遣返难民还深陷身份认同危机， 旧身份和新身份之间的矛盾、 迁出与

重返的过程， 使被遣返难民与留驻人口之间出现分裂与冲突， 从而给难民来源国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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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颖： 《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 第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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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新的不安全因素。① 例如，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南苏丹独立后， 大批在苏丹、 乌干

达、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刚果 （金） 的南苏丹难民选择重返故土， 但大规模

遣返给南苏丹难民带来国籍和身份认同等现实问题， 造成被遣返难民与战争期间

南苏丹留驻人口在就业、 土地等方面出现对立和紧张关系。

表 ２　 ２０２１ 年非洲之角国家难民来源国与收容国的难民数量统计 （单位： 人）

收容国

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索马里 苏丹 南苏丹 乌干达

来源国

吉布提 － ５６ － － － － －

厄立特里亚 ６１７ １５８２９４ ９０２ ５２ １１５６７８ ３６５ １１２０１

埃塞俄比亚 ２１５８ １５ ２０６４７ ４４００ ５６８０６ ４５３２ ２６９１

肯尼亚 － － ４０３３ － － － ２３９

索马里 １４１７８ － ２２３０１８ ２８０４７９ ３５４ ５ ４２２０２

苏丹 ９ ９９ ４５８４３ ４２１３ － ３０８１７４ ３００３

南苏丹 － ７ ３８６７５０ １３５２５５ － ８０３６３４ ９５８９２７

乌干达 － － １３ ７９４ － ５ －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整理而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 ｕｒｌ ＝ ｑＮｆｊＡ７［２０２２ － ０６ － １２］。

（三） 导致恐怖活动溢出的双重作用： 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难民危机之间的关联较为复杂， 甚至存在人为建构与夸大化现

象， 但难民等脆弱人群极易成为恐怖组织利用的对象。② 从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

的视域来看： 一方面， 收容国将难民视为一种安全和经济威胁； 另一方面， 收容

国局势不稳定又加剧了难民安全问题。
非洲之角的恐怖组织利用难民收容问题威胁收容国安全局势。 近年来， 恐怖

组织针对难民收容国的袭击日益频繁。 例如， 自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
大批索马里难民涌入肯尼亚。 一些肯尼亚人认为是索马里难民将恐怖主义带到肯

尼亚， 造成当地民众对索马里族群的仇视。 为抑制索马里 “青年党” 向外扩散，
肯尼亚政府联合索马里政府一道打击极端组织， 但遭到索马里 “青年党” 报复。

·１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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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４４，Ｎｏ. ２，２０１９，ｐｐ. １１０ － １１１.
陈积敏： 《国际非法移民治理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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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 索马里 “青年党” 不仅对肯尼亚穆斯林青年进行

洗脑、 灌输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 还利用难民营作为掩护潜入肯尼亚， 策划和发

动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青年党” 袭击了内罗毕韦斯特盖特购物

中心， 造成 ６７ 人死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青年党” 袭击了肯尼亚加里萨大学， 造

成 １４７ 名学生死亡。 为了防范青年党渗透， ２０１６ 年肯尼亚政府曾下令关闭达达

布难民营。 但是， 由于人道主义机构不断施压， 肯尼亚政府不得不重新开放该难

民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肯尼亚高等法院裁定， 关闭达达布难民营的命令具有歧视

性， 侵犯了保障难民权利的国际条约。 但肯尼亚政府对青年党不断招募青年难民

的行为深恶痛绝， 并将难民营称作 “恐怖分子的温床”， 不断重申将继续关闭该

营地。
另外， 恐怖组织将难民营中的儿童和青年作为招募对象， 致使恐怖袭击向难

民营驻在国扩散。 因饱受贫困和失业之苦， 非洲之角儿童和青年难民易受经济诱

惑而加入极端组织。 相较于青年， 儿童更容易被灌输错误思想或被极端思想误

导， 更容易被极端组织胁迫和操纵， 因此也更容易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 例

如， 乌干达反政府组织圣灵抵抗军就把招募儿童兵视作壮大组织的重要途径。 该

组织除直接进入难民营外， 还侵入邻国南苏丹的村落， 杀害平民并强行带走儿

童， 这些被拐儿童最终沦为该组织成员。① 对此， 联合国先后制定 《儿童权利公

约》 和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明确规定缔约国将参与本

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武装冲突的最低年龄设定为 １８ 岁 （允许年满 １６ 岁者自愿

报名参加）。 但是， 极端组织和反叛组织不受国际公约束缚， 不断强行招募难民

营中 １８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四） 滋生犯罪行为的双重组合： 远距离迁徙与人口走私网络

远距离迁徙和人口走私正成为非洲之角难民逃离原籍国的唯一途径。 据统

计， ７３％的非洲之角流离失所者通过人口走私贩进行迁徙， 而且在迁徙过程中还

会遭到生命威胁。 非洲之角难民迁徙的主要路线与该地区人口贩卖及走私网络大

致吻合， 包括非洲之角—地中海路线、 东部路线、 西奈半岛路线和南部路线。 根

据国际移民组织监测， ２０１９ 年非洲之角的人口迁徙记录接近 ７５ 万次， 充分证明

该地区人口具有高度流动性。②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大大减少了 ４ 条路线上的迁移

人数， 但随着疫情形势慢慢好转， 这些路线再次活跃起来。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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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追踪到约 ３３. ２ 万次人口迁移记录， 比 ２０２０ 年下半年高出 ３８％ 。①

首先， 非洲之角—地中海路线是主要迁徙路线。 该路线难民先从非洲之角原

籍国通过陆路到达利比亚和埃及， 然后再乘船越过地中海前往欧洲国家， 特别是

意大利和希腊。 尽管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 欧洲依然是最受非洲之角难民欢迎的

目的地之一， 且大多数依赖人口走私贩的不定期贩运。 由于欧盟难民管控措施具

有典型的区域性， 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欢迎难民和非正规移民的态度已体现于 “欧
洲堡垒制度”。② 由此， 大多数非洲之角难民没有前往欧洲的正规途径， 只能冒

着生命危险乘坐走私贩船只。 在迁徙途中， 走私贩利用难民渴望前往欧洲的心理

榨取钱财， 还对难民施以暴行。 另外， 近年来地中海海难数量不断上升， 很多难

民因此命丧黄泉。 ２０１３ 年， 地中海连续发生两起海难， 分别有 ３５０ 人和 ３４ 人遇

害， 其中大部分是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难民。 ２０２１ 年， 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
包括非洲之角难民在内的约 ３２３１ 名难民在地中海遇难或失踪， 同期从埃塞俄比

亚、 厄立特里亚、 吉布提、 索马里、 苏丹等原籍国前往中转国利比亚的陆路运输

中， 难民窒息死亡和遭受虐待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其次，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东部路线难民自愿遣返的数量， 直接导致人口贩

卖、 虐待、 溺水身亡和失踪的比例升高。 东部路线是指从非洲之角出发先到达也

门， 再继续前往海湾国家，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 多年来， 这条路线受到埃塞俄比

亚和索马里难民的欢迎， 但由于也门爆发冲突， 东部路线出现双向流动的趋势，
也门难民连同其他国家的遣返难民又流向非洲之角。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 受冲突和

疫情双重影响， 困在也门境内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难民被迫迁回非洲之角， 这使其

中许多人受到走私贩剥削。 在东部线路上， 女性难民约占 １ ／ ４， 一旦她们抵达目

的地， 就有被犯罪团伙和贩运者绑架贩卖的危险。 即使没有落在走私贩手中， 这

些难民也会在毫无尊严和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也门各地的拘留中心。 东部

路线还容易出现海难和伤亡事故。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至少 ２０ 名吉布提难民在前往也

门的途中被走私贩扔到海里后溺亡。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４４ 人在试图从也门返回吉布

提时因船只倾覆而溺亡。③

最后， 西奈半岛路线和南部路线的难民数量逐年下降。 西奈半岛路线曾是该

地区人口走私最为猖獗的路径。 苏丹人口贩卖和非正规移民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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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越： 《美澳欧海上难民问题的治理策略及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 第 １３１ 页。
Ｉ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ｉｄ － ｙｅａ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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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部， 苏丹人口走私集团通常与厄立特里亚跨境犯罪团伙合作， 从事以绑架、
酷刑和勒索为特征的人口走私与贩卖活动。 大多数难民将这条路线上的难民营作

为过境点， 而犯罪团伙也利用难民的脆弱心理将难民营作为 “猎物” 招募地。 例

如， 埃塞俄比亚北部一处难民营居住了大批厄立特里亚难民和非正规移民， 走私

贩可以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 通过与代理人或难民直接沟通， 承诺只

要根据商定款项付款就能将难民偷运到埃及或以色列甚至欧洲国家。 西奈半岛路

线也因此成为犯罪集团进行器官买卖、 毒品走私和枪支交易的重要路线。 另外， 南

部路线是指从非洲之角前往南非， 肯尼亚、 坦桑尼亚、 马拉维和莫桑比克是主要过境

国。 由于路途遥远， 几乎所有难民都不得不通过走私贩偷运的形式到达南非， 而过境

国家也对该线路的人口走私行为采取 “默认” 态度。

难民问题的应对与挑战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吸纳了国际、 地区和国家层面各

方参与者的积极举措和解决方法。 从签署国际和区域多边框架、 国内立法改革，
到打击和严惩人口走私， 许多应对措施已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非洲之角

难民问题仍面临诸多挑战， 难民治理任重道远。

（一） 国际机构是非洲之角难民治理的重要参与方

联合国难民署的主要任务是为难民、 寻求庇护者、 遣返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提

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作为非洲大陆主要的难民来源地， 非洲之角被联合

国难民署列为进行援助的核心地区， 并采取多项应对措施， 例如设立非洲之角特

使制度， 提供资金援助， 加强人员配置， 发起保护倡议， 提供法律咨询， 发放物

资等。 联合国难民署还同伊加特、 东非共同体合作发表 《东非与非洲之角区域保

护和解决方案对话》 联合声明， 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有效受益于区域保护

框架， 维护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基本权利， 并就难民庇护， 难民进入劳动力市场， 妇

女、 儿童和青年难民的保护， 难民对环境的影响， 无国籍难民等议题呼吁国际社会的

关注和支持。①

另外， 国际移民组织也是非洲之角难民问题主要的多边合作机构。 为了打击

·４８·

①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Ａ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ａｃ. ｉｎｔ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１５４ － ｐｅａｃ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２２９９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ｅａｓｔ － ａｎｄ － ｈｏｒｎ － ｏｆ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ｏｆ － ｇｏｏｄ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ａｎｄ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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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走私、 贩运、 暴力极端主义等活动和有组织犯罪， 国际移民组织积极支持非

洲之角国家使用移民信息和数据分析系统， 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和情报共享。 通

过支持非洲之角地区实现边界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 国际移民组织同国际刑警组

织加强合作， 减少已知或疑似恐怖分子的行动， 有助于解决非洲之角人口走私、
贩运和恐怖活动频发等问题。

从国际层面来看， 非洲之角的难民治理正面临国际援助资金紧张、 发达国家

缺乏国际合作精神并限制难民入境等挑战。 联合国难民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

际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短缺， 从而制约了国际层面应对非洲之角难民问题

的有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一些捐资者减少对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 俄乌冲突

爆发后， 一些国际捐资者将对非洲之角难民的资金援助转向乌克兰。 由于资金短

缺， 非洲之角 ３５０ 多万难民面临粮食短缺、 营养不良、 发育迟缓和贫血等疾病的

威胁。 另外， 按照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 《纽约宣言》 有关全球难民问题国际责任共担

的要求来看， 发达国家在援助意愿和难民安置方面仍缺乏合作精神。 例如， 美

国、 丹麦、 欧盟与非洲之角次区域组织曾发起一项反对暴力极端主义行动倡议，
旨在通过抑制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 降低流离失所发生率。 但由于西方捐资

者缺乏合作精神， 项目被搁置。 以色列政府将厄立特里亚和苏丹难民视作 “非法

移民” “渗透者” “人口、 安全和经济威胁”， 对其采取排斥态度、 否认其难民身

份并不断恶意驱逐他们。①

（二） 地区组织是解决非洲之角难民问题的主体行动者

非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 （简称 “非统”） 是地区层面改善和解决非洲之

角难民问题的主体行动者。 鉴于难民问题的复杂性， 非统制定了 《关于非洲难民

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 （又称 《非洲难民公约》）， 并将政治难民扩展至战争

难民， 这也是区域性国际法首次将战争难民的概念纳入公约。② 由于非洲难民问

题的普遍性和突出性， 非统将 ６ 月 ２０ 日定为 “非洲难民日”。③ ２００２ 年非盟正式

成立并取代非统后， 先后制定多个地区框架， 帮助成员国应对日趋严峻的难民问

题。 例如， 《非洲迁徙政策框架》 《非洲迁徙和发展共同立场》， 旨在增强成员国

应对迁徙和流离失所问题的能力； 《非洲联盟边境计划》 旨在帮助成员国预防结

·５８·

①
②
③

艾仁贵： 《以色列对非洲非法移民的认知及管控》，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２ 页。
谢垚琪： 《联合国难民署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困境与出路》， 第 ７６—８１ 页。
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全球范围内难民问题的重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 从 ２００１ 年起把 “非洲难民日” 改为 “世界难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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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冲突；① 《坎帕拉公约》 包括预防、 保护、 援助和解决国内流离失所等多个

方面， 指出武装冲突、 暴力犯罪、 侵犯人权、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是造成国内流

离失所的主要原因。
另外， 非盟还与其他区域组织和国家合作， 共同推进地区难民治理。 ２００６

年， 非盟与欧盟共同举办非洲和欧洲移民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通过了 《瓦加杜古

宣言》， 为预防和打击非洲人口走私、 贩运等行为提供法律框架与协调机制。
２０１４ 年， 非盟与欧盟共同发起区域间协商框架 《欧盟—非洲之角移民路线倡议》
（即 《喀土穆进程》）， 为解决难民庇护问题、 非洲之角和欧洲之间的人口走私问

题提供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欧盟和非盟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召开难民峰会， 欧

盟宣布设立非洲稳定和解决非正规移民和流离失所者根源紧急信托基金， 旨在从

根源上预防和打击非正规移民， 解决被迫流离失所问题。② 但是， 该基金使非洲

难民进入和融入欧盟国家越来越难。 非洲相关人士对此表示质疑， 指出非洲人民

享有前往欧洲学习与就业的权利， 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关键是帮助非洲国家结束

武装冲突、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而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的军事干涉和主权践踏

才是非洲武装冲突不断的真正根源。③

非洲之角次区域组织在难民治理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 伊加特先后制定了

《区域协商过程》 和 《区域迁徙政策框架》， 为区域迁徙提供对话平台， 促进了

区域内部迁徙管理政策的协调。 伊加特还发起 “内罗毕进程”， 为整个难民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 《内罗毕宣言》 《吉布提难民教育宣言》 和 《关于难民

就业、 生计和自力更生的坎帕拉宣言》， 展现出致力于解决难民问题的决心， 体

现出现代难民治理的新方向和政策制定的进步性， 显示出伊加特在难民治理方面

的变革潜力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示范效应。 另外， 东非共同体、 东南非共同市

场④等次区域组织也分别通过了 《东非共同体共同市场议定书》 《人员自由流动

议定书》 等协议， 为区域内难民迁徙和自由流动提供方便， 但是这些协议没有强

制力， 流离失所者仍受各成员国法律的约束。⑤

从地区层面来看， 非洲之角难民治理的区域合作仍具挑战性。 除了 《非洲难

民公约》 和 《坎帕拉公约》 以外， 非盟、 伊加特等非洲区域组织制定的政策框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ｈ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ＧＡ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ＩＳＳＰ ）， “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ｏｕｔｅ，”２０１６，ｐ. ３５.
王越： 《美澳欧海上难民问题的治理策略及困境》， 第 １２９—１３０ 页。
孙奕、 李佳、 梁琳琳： 《欧盟援手难解非洲移民难题》， 新华网，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３ ／ ｃ＿１１１７１３４６６６. ｈｔｍ［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３］。
肯尼亚、 南苏丹和乌干达是东非共同体成员； 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
亚、 苏丹和乌干达是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
Ｋａｔｒｉｎ 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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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合作机制和倡议书仅具有指导意义，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 基于该地

区武装冲突的动态发展， 区域性合作机制在操作层面很难落实到位。 限于非洲之

角国家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有限的资源储备， 该地区难民治理困境具有长期性和复

杂性， 其破解路径不可能一蹴而就。 解决非洲之角难民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地区国

家治理能力和区域协调， 而非仅仅依赖于其他区域组织和国家的援助。 如果地区

层面和区域组织成员国无力扭转缺乏人力、 财力与合作意愿的情况， 非洲之角流

离失所和被迫迁徙现象将难以根本改变。

（三） 国家是非洲之角难民治理的最终决策者和执行者

非洲之角国家在积极推动难民治理工作。 例如， 肯尼亚非常重视维护难民权

利。 １９７２ 年肯尼亚宪法和移民法修订版均有涉及难民问题的内容， 后来还制定

了 《难民法》 和 《难民方案》 等专门性法律。 埃塞俄比亚于 ２０１９ 年颁布了新难

民法， 取代了 ２００４ 年的 《难民宣言》。 新难民法赋予当地难民接受初级教育、
获得工作许可证和驾驶证、 进行出生和婚姻登记、 开设银行账户等基本权利。①

乌干达也因其包容性的难民政策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２００６ 年， 乌干达 《难民

法》 支持以发展为目标的难民援助方案， 认为难民不应是经济和社会负担， 而是

具有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优势。 该法允许难民自由行动， 向难民提供土地和工作许

可证， 帮助难民实现自力更生。② 另外， 非洲之角国家还通过综合应对措施， 以

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
近年来， 非洲之角国家致力于打击人口走私、 贩运等犯罪行为。 埃塞俄比

亚、 厄立特里亚、 苏丹和乌干达均制定法律， 明确禁止人口走私和贩运。 埃塞俄

比亚对相关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甚至死刑， 并且与吉布提、 苏丹签署谅解备忘录，
打击包括人口走私与贩运在内的非正规移民行为。 ２０１５ 年， 苏丹与国际移民组

织等国际机构共同制定了 《解决苏丹人口贩运、 绑架和走私战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以应对苏丹境内日益猖獗的人口走私问题。 在国际移民组织的支持下，
索马里对边境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引进边境管理信息系统， 与肯尼亚开展边境管

理合作。 尽管非洲之角国家积极打击人口走私与贩运， 但还面临各国执法机构间

合作力度有限、 司法管辖权争议等挑战。 如果各国执法部门不能有效加强合作，
该地区人口走私与贩运将不会彻底铲除。

非洲之角国家已认识到难民身份和无国籍状态给地区被迫流离失所人群带来

·７８·

①
②

张梦颖： 《冷战后非洲之角武装冲突研究》， 第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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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风险。 非洲之角难民的无国籍状态， 既有殖民历史的渊源， 又受武装冲

突、 边境漏洞、 跨境人口、 迁徙管理缺失等因素影响。 目前， 非洲之角国家都在

大力完善身份识别系统， 建立新的国家人口数据库， 防止和减少无国籍状态的出

现。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 《非洲之角公民身份与无国籍状态》 报告， 截至

２０２１ 年非洲之角国家在消除和减少无国籍状态方面取得可喜进展， 索马里通过

了结束无国籍状态行动计划， 肯尼亚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 帮助 １７００ 名境内流

离失所者获得难民身份， 协助 １２００ 名难民获得肯尼亚公民身份。
从国家层面来看， 非洲之角国家普遍缺乏难民治理的人力和财力， 较为依赖

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支持。 尽管各国都作出了一些建设性努力， 以提高难民身

份和地位， 并为保护难民基本权利、 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出多种解决办法，
但难民问题也给收容国带来多重挑战。 鉴于各国难民数量庞大、 人员混杂， 如果

不能对非洲之角难民问题进行谨慎、 有效的管理， 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在管理难民

问题上采取应急性措施或前后不一致的行动， 甚至采取限制性政策， 以缓解负

担， 这反而会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安全局势。 另外， 难民的身份和融入问题依然

是最大挑战， 难民无法改变自身在收容国和难民营中的身份问题， 就失去了融入

当地社会的机会， 更无力解决生计问题， 这进一步加速难民脆弱化和边缘化， 甚

至激化难民与收容国社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结　 语

非洲之角难民问题的症结在于地区和平缺失， 彻底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才是结

束难民流离失所、 恢复和谐社会肌理的关键。 非洲之角难民人数不断增加、 难民

收容负担持续上升、 收容国资源有限和西方发达国家援助不足等挑战， 共同造成

该地区难民治理困境。 非洲之角难民危机早已超越地区现象的界限， 与欧洲难民

危机、 叙利亚难民危机一样具有全球性。 非洲之角难民治理困境需要国际、 地区

和国家层面三管齐下， 共同破解。 首先， 世界各国需要帮助非洲之角国家尽快恢

复和平与稳定， 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为地区国家应对难民问题与实现 “以非

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赋能。 其次， 非洲之角国家还应打造相互协调、 行之有效

的国际应对机制， 以共同解决地区难民问题， 否则该地区难民危机将永远不可能

结束。 最后， 其他域外国家也应同中国和非洲之角国家一道， 积极推进和落实全

球安全倡议， 为早日结束非洲之角武装冲突， 实现非盟 ２０３０ 年 “消弭枪声” 目

标， 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责任编辑： 贺杨　 责任校对：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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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ｅｓｔ －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ｕ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ｏ ｏ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ｌｙ.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ｄｅ ｕｐ”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ｉ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ａｆｒａ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ａ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ｗａｒｓ 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７５１·


